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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伟大的号召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
布“五一口号”。当时刚成立不久的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迅速响应，坚决拥
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参
与筹备新政协，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5月1日，台盟在香港出
版的《新台湾丛刊》第6辑，开卷首
篇为标明“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的
新华社电讯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发布今年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二
篇题为《一个响亮的号召》，对“五
一口号”予以热烈响应。

《一个响亮的号召》 文中呼吁：
“一切爱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
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必须在这个胜
利的前夜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加强和
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更虚心地去征
询和收集他们对于将来人民代表大会
和联合政府的意见，准备好一切迎接
新形势到来的必要条件。让我们为担
负起历史所赋予我们这一代的重要任
务而胜利前进吧！”

另一篇《响应伟大的号召》明确
表示：“今年劳动节由中共中央发布
出来的纪念口号，是给全中国人民的
一个奋斗指针，而对蒋管区的全体被
压迫的人民，无疑的也是一枝鲜明的
标志，全国人民无一不在希求一个独
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
国赶快实现。所以听到这个伟大的口
号，我们觉得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必须
立即更加团结起来，为着争取全国的
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8 年 5 月 7 日，台盟在香港
《华商报》 公开发表 《告台湾同胞
书》，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
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
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
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
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
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
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

台盟前辈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

台盟中央原副主席田富达第一次
与毛泽东主席握手，是在1949年的9
月 27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大会安排田富达
代表台湾高山族发言：“发言完了我
实在控制不住了，跑下台去到毛主席
那里跟他握手。他身旁没有什么警

卫，会场中间是过道，毛主席在东边
第一张桌子后面坐着，西边第一个是
朱总司令。我去握手的时候很激动，
话也说不出，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好，
主席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太激动
了！”

田富达第二次与毛主席握手是在
北京饭店，那是在1954年9月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
这时的田富达已经被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了。他回忆说：“毛泽东、刘少奇
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代表时，别人就
介绍我，这是台湾的少数民族。想不
到毛主席一下子认出我来。我一激
动，上去就握手了。本来规定是不许
握手的。回去以后我向国家民委主任
检讨，我说对不起，我犯错误了。他
说没关系。”田富达至今仍然珍藏着
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民委委员通知书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纪念刊，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回
忆。

20 世纪 60 年代，蔡子民在中日
友好协会任职，经常有大量的迎来送
往活动。他负责联络解决客人提出的
要 求 ， 其 中 很 多 就 是 希 望 见 到
周恩来。为了早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
化，周恩来每接到中日友好协会送去
的报告，不论多忙，总会抽出时间安
排会见，蔡子民也总作为中方陪同人
员参加。回忆起会见的过程，蔡子民
深情地说：“周总理习惯于晚间工
作，所以接见外宾的活动一般都安排
在半夜。他把一天的政务工作忙完之
后，再把我们叫去，交代一些要注意
的问题。每次会见，周总理都能从中

日两国的前途出发，分析实现关系正常
化的意义，说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他讲得十分精辟，令日本客人听了
很折服。”

日本有个创价学会，属于宗教组
织，但也进行一些政治活动。一天，创
价学会的成员来访，中日友好协会的同
志拿不定主意是否接待，便请示周总
理。当晚9点多钟，周恩来召集从事对
日本工作的同志开会，一个个地询问：

“创价学会是怎么回事？”好多人被问住
了 。 此 时 蔡 子 民 介 绍 了 一 些 情 况 ，
周恩来很满意，大声说：“你怎么坐在
后面？到前面来嘛！”使当时还是个年
轻人的蔡子民感到很温暖，也很激动。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台盟力量

1950年6月25日，美国武装干涉朝
鲜战争。1950年6月29日，台盟总部主
席谢雪红对新华社发表谈话，她说：全
国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应该一齐奋
起，起来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以我们人
民的力量来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
的新侵略”，以人民的力量来保证“台
湾属于中国”这个“永远不能改变”的
事实。随后，台盟总部发表《告台湾同
胞书》，号召广大台湾同胞团结起来，
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消灭国
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

在此期间，台盟总部积极动员盟员
和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参加志愿军赴朝作
战。其中，台盟盟员、中国医学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谢知母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
战罪行调查团工作，在查清和揭露美帝
发动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中积极有为，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
勋章。丁光辉、蔡管仲、魏正明荣立中
国人民志愿军三等功，林东海、王宏荣
立四等功。

盟员林东海参加第一批赴朝作战。
一次，上级命令林东海带几个人往敌后
的一个小山沟侦察，寻找敌人防守薄弱
之处。林东海带领侦察小分队经过一天
一夜的急行军，终于找到了一条通往敌
人背后的小路。我作战部队通过这条便
道对敌人发起进攻，一举歼灭了据守柳
潭里的美军。林东海因提供了准确的情
报而荣立四等功。

盟员黄幸在朝鲜一共待了3年4个
月，经历了从二次战役到五次战役，直
到后来坑道里的战斗。他说：“打仗确

实不容易，那时我们部队装备比较差，
后勤供应也很困难。我们的部队经常是
打得很快，穿插进去把敌人围住了，但
给养跟不上，弹药也用完了，无法继续
战斗，围住的敌人照样可以跑，为此吃
了很大的亏。战士们太辛苦，在前线吃
的用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司令部刚开
始的时候也经常断粮，我们就找野菜
吃，后来后勤工作跟上去后条件才得到
改善。”

盟员蔡管仲参加了北京市第一批抗
美援朝手术队，亲自带领他的几个学生，
奔赴前线，抢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
人民军的伤病员，使他们早日得到救治，
转危为安，荣立三等功。据他的子女回
忆：“父亲特别珍惜那段经历，把当年参
加抗美援朝的照片，珍藏在镜框中，经常
回忆起那段难忘的日日夜夜。”

参与抗美援朝前线慰问

抗美援朝期间，我国人民先后组织
派遣了三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包括台
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了慰问前
线活动。

1951年4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正式组建完毕，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
是陈沂和田汉。台盟总部积极发动盟员
和同乡给朝鲜前线写慰问信，并派盟员
周明同志代表台盟参加了第一批中国人
民慰问团。周明与其他民主党派代表们
深入前线，带去了祖国人民的慰问金、
慰问品和慰问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
军，慰问伤病员，向他们送去了温暖与
敬意，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
意志。

在祖国大陆，台盟总部秘书长杨克
煌和台盟华东总支部主委李伟光代表
台盟亲赴各军属家中，送锦旗和鲜
花，表示慰问，对有困难者送慰问
金。台盟华南总支部专门制作一面印
有“卫国干城”的锦旗敬献给英勇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
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
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6月
6日，台盟总部发表谈话，号召旅居大
陆各地台湾同胞大力开展捐献武器运
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台胞积极响
应。旅居上海的台湾同胞情绪高涨，纷
纷前往台盟华东总支部响应号召。经过
数日酝酿和协商，于6月10日由台盟华
东总支部牵头成立“台湾旅居上海同胞
抗美援朝捐献武器运动委员会”，大力
开展捐献武器运动。

台盟总部积极发动和组织台湾同乡
共约百人，参加欢迎“赴朝慰问团”归
来的大会，并听取参加“赴朝慰问团”
的台盟代表周明作《关于中朝人民英勇
抗美战争情况》的报告、苏新作《关于
台湾近况和台湾人民盼望早日解放情
形》的报告。

经过数次集会，台盟盟员和台胞普
遍认识到抗美援朝和解放台湾的密切关
系，踊跃开展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其
中，谢雪红带头捐献300万元 （旧制人
民币），李伟光拍卖了一辆私家汽车，
所得款项全部捐出，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上海市虹口区台籍医生开展义务应
诊，半价收费，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捐
献。从事家务的女盟员和女台胞，积极
参加缝纫组赶制用于捐献的蚊帐。上海
共有235位盟员和台胞参加捐献，捐献
金额达62850万元（旧制人民币），为抗
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力量。

奏响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台盟篇章
全国政协委员 孔令智

恽代英自小读书就非常用功，成绩
优异。尤其是在写作上，恽代英更是如
有天助。他后来曾说，“近来作文动笔辄
数千言，尽日之力万言可致。”只有读得
多，腹有诗书，才可做到这一点。

1913 年，恽代英考上了位于武
昌的中华大学预科班，第二年，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人们对这场
给整个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议
论纷纷，恽代英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
人，他非常关心时局，也在深入思考
这场战争的起因。他写了篇长文《义
务论》，1914年10月在上海《东方杂
志》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这是恽
代英的处女作，《恽代英全集》第一篇
就是此文。

恽代英在文中指出：“今日欧美上
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力论影响而来，
是可为前车之鉴也。”人人都想着要争

取自己的权利，而不思承担义务，这就
是世界不太平的根本原因。对于列强所
认为的文明，恽代英一针见血地揭露他
们的文明观：“夫今世所谓文明者，巨大
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
御之战斗品也，凡此者皆仅以屠戮人类
而著名。”百年后的今天读来，这话依然
有现实意义。恽代英最后呼吁，“使人类
尽忘其机械心，可以永安无患。”恽代英
的一生也就是朝着想让中国人“永安无
患”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直至献出了
宝贵的生命。

写此文时，恽代英年仅19岁。《义
务论》一文在校园里引起了极大震动，
师生们争相传看，大家深深折服于恽
代英的世界眼光和缜密思考。当时这
篇文章的稿费是大洋10元，而那时一
个中学教师的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十
元，这又让人们大惊了一次。

恽代英的处女作
顾 燕

孙犁的短篇小说，在我国现代作
家中独树一帜。即使到了晚年，他的文
字依然精粹凝练，耐人咀嚼，阅读时，
尤其能感到与《聊斋志异》的联系。

孙犁与《聊斋志异》确乎有着深刻
联系。据他自己说：“《聊斋志异》这部小
说，我不是一口气读完，断断续续读了
若干年。”当年印刷业不发达，一部书往
往分成多册印制。孙犁读的《聊斋志
异》，是石印本，据他介绍，竟然“八本十
六卷”。这“八本”，一般人家皆不全，只
是这家几本，那家几本散着，孙犁也只
是“逮”着哪本读哪本。“这样，错综回
环，经过若干年月，我读完了《聊斋志
异》，其中若干篇，读了当然不止一次。”

由于长期浸润，孙犁对《聊斋志
异》一书，就有许多精彩判断。他首先
认为：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书，并且
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已经“铸为一
体”。其次他认为：“行文和对话的漂亮

修辞，在《聊斋志异》一书屡见不鲜。”
并且认为：“非同寻常的修辞，是《聊
斋志异》成功的重大因素之一。”

此外，孙犁认为：作者蒲松龄“他
的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
无以复加地简洁精炼，形成了《聊斋志
异》一书的精神主体。”尽管《聊斋志
异》中写记了大量狐鬼形象，孙犁认
为，这虽然是时代所致，可蒲松龄突破
了“时代和环境的藩篱”。具备着深刻
的时代意义。通过深刻的观察体验，蒲
松龄纳入自己的故事，“创作出别开生
面、富有生机、饶有风趣的艺术品”。在
其中，蒲松龄还“刻画了众多的聪明、
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孙犁甚至认
为：“这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

回想孙犁作品中清新的女子形
象，我们可以见出《聊斋志异》对孙犁
的影响。孙犁的最终评价：这是一部

“奇书”，“我是百看不厌的”。

孙犁读《聊斋志异》
杨建民

1905年九月初十，清政府设立巡警
部，接管了原京师内外城工巡事务，随
后巡警部奏请将原京师内外城工巡局
更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管理“内外城
一切警务”。1906年4月，内城巡警总厅
厅丞（即厅长）朱启钤因欣赏许世英的
才干，向刑部借调许世英任警务处参事
官（后警务处改为行政处，许任行政处
佥事）。当时，警务处设参事官（从五品，
视员外郎）一人，受厅丞指挥，管理本处
的一切事务。警务处下设九股，其中交
通股负责“车马通行之督查，道路桥梁
危险之预防、铁路车站之检察”。

许世英当时巡视外城区域，发现若
干地区常发生交通阻塞现象。尤其大栅
栏一带来往行人甚多，过往车辆频繁拥
挤，秩序混乱，交通阻塞。于是他下令将
大栅栏与珠宝廊这条街改为单行道，车
辆由大栅栏进，由珠宝廊出，违者罚款。

这是中国第一条单行道。
实行之初，时常有人违反规则。有一

天，肃亲王善耆福晋到瑞蚨祥买东西，不
遵守规定，从大栅栏随便进出4次。巡警

当时不敢制止，更不敢罚款。许世英闻讯
后，按规定罚了福晋银洋10元。福晋把
被罚之事告诉了肃亲王，肃亲王听后勃
然大怒，于是召了厅丞朱启钤去，又召见
了许世英，责问他为何处罚福晋。许世英
以理相答：“本朝宗法规定，立法必自亲
贵始，盖所以为民众模范。现在巡警厅为
了改善全城交通，把大栅栏改为单行道，
实行未久，民众尚未能遵行，如今处罚了
福晋，可以让民众知道，连肃亲王的福晋
都要处罚，他们绝对不敢违反交通规则
了。我可保证，从明天起，那边的交通秩
序，一定可以完全改观，政府的命令就可
以完全贯彻了。”

肃亲王是官场明白人，听了许世英
的一番话，觉得可以理解，便说：“好，只
要一直这样认真地做，我一定支持你！”

这一年，许世英因执法无私，年终考
核时，列“京察一等”，1907年春，获得以
四品任用的资格。巧合的是，同年5月8
日，善耆为民政部尚书，成了许世英的顶
头上司，二人共事一年有余，倒也相安
无事。

中国第一条单行道
吴熙祥

1917年，26岁的胡适留美归来，成
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当他踌躇满志
在北大讲台用英文朗诵荷马史诗时，辜鸿
铭毫不留情地予以嘲讽，说胡适的英文是
英国下等人的口音。他对胡适倡导的新诗
和白话文也冷嘲热讽：“你那首‘黄蝴蝶’
写得实在好，以后就尊称你为‘黄蝴蝶’
了。”“按白话文，你不该叫胡适之，该叫

‘往哪里走’。”
胡适于1919年8月3日在《每周评

论》第三十三号上以笔名“天风”发表一
篇《随感录》说：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
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
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
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
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
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
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
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
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
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当胡适把《每周评论》给辜鸿铭看
时，辜鸿铭把那张《每周评论》折成几
叠，装在衣袋里，郑重其事地向胡适
说，你在报上毁谤了我，你要在报上向
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
控告你。

1935年8月11日《大公报·文艺副
刊》上发表胡适的《记辜鸿铭》，回忆了
辜鸿铭的两件趣事。1922年10月13日
夜，胡适在老同学王彦祖的家宴上与
辜鸿铭相遇，辜鸿铭说：“去年张少轩
（张勋）过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对子，上
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什
么？”胡一时想不出来，问道：“想不出
好对，你对的什么？”辜鸿铭自豪地说：

“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接着他
又考胡适：“你懂得这副对子的意思
吗？”胡适说：“‘菊残犹有傲霜枝’，当
然是张大帅和你老先生的辫子了。‘擎
雨盖’是什么呢？”辜鸿铭说：“是清朝
的大帽。”引得哄堂大笑。

辜鸿铭和胡适常常因为思想、学术
争得面红耳赤，针锋相对，但是却没有影
响二人的友谊。胡适曾在《每周评论》发
表的《随感录》中说：“我看了这篇妙文，
心灵很感动。辜鸿铭真肯说老实话，他真
是一个难得的老实人！”辜鸿铭去世后，
胡适多次写文提到他，对他念念不忘，在
《记辜鸿铭》中说：“辜鸿铭向来是反对我
的主张的，曾经用英文在杂志上驳我；有
一次为了我在《每周评论》上写的一段短
文，他竟对我说，要在法庭控告我。然而
见面时，他对我总很客气。”

胡适笔下的辜鸿铭
郑学富

疫情千日，忧思万种，思想起一
生四度染疫，不胜唏嘘。

愚双亲共生育12个子女。民国
时期乡坝头缺医少药，随时有传染病
流行，社会不知防疫为何物。我竟有
8 个兄姐夭折，仅有 4 个长大成人。
身为儿童，我也在旧时代患过3次传
染病，不堪回首。

小 学 3 年 级 时 ， 同 桌 叫 陆 守
仁，他被传染上癞痢疮，满头癞
疤，不忍卒睹。有一天我头发痒使
劲挠头，母亲把我拉近身旁查看究
竟，发现了一粒豆大的癞痢疮。她
立即带我去剃了光头，在中药铺买
来药膏给我涂上。怕影响观瞻，还
给了我一顶漂亮的瓜皮帽。天天洗
头，搽药，大约一个多月后才好。
一般生过癞疮的那块头皮，“寸草不
生”，光亮如灯泡。后来，我头上仅
有一块拇指甲那么大的光疤，不长
毛发，头发稍长，疤不可见。若不

是我娘下手早、下手狠，真不知我的
头会光秃到什么模样！

小学四年级，我被传染，大面积
长了疥疮，川渝俗称干疮。主要长在四
肢上，奇痒，溃烂流脓，好了又发，很
难断根。谚语说，“干疮夹脓泡儿，三
年好一个儿，一年再长十二个儿”，是
一种皮肤顽疾。民国时期军营里广泛流
行，我们小学患者不少。

我母亲打听到一种单方：用硫磺块
在菜油碟里研磨，把小葱头焙干磨粉调
入油内。疥疮化脓时既痒且痛，搽药时
一碰我就痛得叫唤。我娘改用软软的鸡
毛沾上药轻轻抹在我的疮上。每天抹三
次，每次抹半小时左右，抹了大半年。
好多次她都抹得额头上汗珠直冒。70
多年了，我还记得她头上冒汗，手持鸡
毛轻轻为我抹药的那个样子。

大约9岁时我被传染上了天花。高
烧头痛，几度昏迷，不久浑身长出豆大
水泡，脸上特多，奇痒。抓破一个就会

留下一个麻坑。民国时天花流行，麻脸
人城乡随处可见。

我母亲24小时守护在我身边。她
担心我发痒抓破水泡，便把我的食物去
盐，传说吃了盐会更痒，连榨菜丝都要
水泡一夜，再用布包着放在缸钵里樁
槌，尽量挤干盐分才让我食用。母亲用
布带把我双手捆在身后，安慰我说：

“尹老九，不要抓脸，忍几天！抓破了
长一脸麻子，长大了娶不到漂亮媳妇。”

天花死亡率高，我不知是怎样死里
逃生的。只见母亲眼熬红了，脸熬青
了，人熬瘦了。我脸上的水泡未抓破，
水泡蔫后只留下浅浅的白麻点，几年后
完全消失。爱开玩笑的一些同学，知情
后给我取了个外号“二麻子”。

新 中 国 成 立 伊 始 就 注 重 防 疫 。
1950年施行免费种牛痘，我加入宣传
队在大街上表演莲花闹：

张大嫂，李大哥，

快教你幺妺莫要梭。（梭，四川方
言，溜开的意思。）

种了牛痘人不错，
长了麻子嫁不脱。

新社会少有传染病大流行，但
1955年流感流行，我又染上了，那时
我在重庆一中念初中三年级。有一个夜
晚两千多人的学校病倒了三四百人。次
晨学校宣布紧急停课，市里派来了100
多人的医疗队。上午9点多钟，我感觉
头痛，医生一验体温，39.8度，立即隔
离。学校将两栋教学楼改为隔离病房。
我进了病房后吃药、打针、喝水、吃
饭、换衣、上厕所均有医护人员照料。
学校有600多师生感染，全校人人戴口
罩，治疗、防护、生活井然有序。一个
星期后疫情就结束了，感染者痊愈出病
房，再无新感染发生。全校未死亡一
人，只是听说一墙之隔的重庆水利学校
死了一个。

四度染疾，在痛苦中煎熬，在死亡
线上挣扎，我明白了传染病大流行有多
么恐怖。在旧社会我三度染疫，除家人
外没有任何组织过问过。这次新冠大流
行，全国总动员，全民免费核酸检测，
全民免费打防疫针，快速修建方舱隔离
医院……重症率极低，死亡率更微。真
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换了人间。

四度染疫庆余生
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尹明善

在全国政协“委员读
书漫谈群”开设的“加强
中华儿女大团结”专栏，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
常 委 孔 令 智 讲 述 了 75 年
来，一代又一代台盟人始
终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
照、团结合作，走过光荣
历程的故事。

▲ 1950年，部分台训团团员欢送参
加抗美援朝的黄辛潘（又名黄幸、前排左
三）同志。

▲ 1949年9月27日，台盟政协代表田富达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上发言。


